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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潮

汕地区的农村，温饱是大
多数家庭的主要需求，人
们基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日子，根本没什么娱
乐节目，谁家有个半导体
收 音 机 都 是 件 奢 侈 的 事
情。干完农活，女人们回
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男
人们不是聚一起吹牛，就
是喜欢扎堆赌博，我们村
子里的人喜欢打扑克牌或
玩 一 种 叫“ 暗 宝 ”的 玩 意
儿。那时候大家都穷，我
猜他们输去赢来的，不是
几斤米就是兜里的一两块
钱吧？但家里人从不与这
些沾边，因此，幼年的我对
赌博这事没有任何好恶情
绪。直到我七八岁那年，
偶然一次听到祖母和母亲
商量着如何阻挠我父亲去
打麻将的事情，祖母和母
亲的烦恼一下子激起我对

“赌博”的憎恨。甚至于后
来，我对所有包括打赌在
内的任何方式的“赌”，都
特别反感。

随着大家的生活越来
越好，很多人家里都有了
电视，娱乐节目丰富了，法
制也慢慢健全了，村子里
赌博的现象似乎也消减很
多。但每年的春节期间，
当 地 政 府 则 是“ 顺 应 民
意”地放开让大家去赌个
欢。祖母怕我们去外面学
坏或者输钱，春节那几天，
她会拿出扑克牌叫我们几
个孙子孙女陪她一起玩，
输 赢 几 分 钱 ，最 多 三 五
角。那时候，五角钱对我
们来说是个“大铜锣”，祖
母会说，在家里玩，输赢都

“肥水不流外人田”！
岁 至 知 命 ，在 外 赌 钱

的纪录，数都不用数，只有
过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小
学五年级的春节，几个一
起玩耍的小姐妹看到一家
里大人都在打麻将，有人
提议“我们也来玩扑克牌
吧”，身上揣着几毛钱的我
虽有些惶恐，但不参与她
们又担心被孤立，于是硬
着头皮和她们玩了起来。
哈 哈 ！ 忐 忑 不 安 的 菜 鸟
—— 我 瞎 蒙 瞎 打 竟 没 有
输 ，最 终 还 赢 了 五 角 钱 。
犯罪感极强的我撒腿就往
家里跑，跑之前不忘叮嘱

“千万不能告诉我家里大

人”，却又忘了拿走自己赢
得的钱。过后小伙伴来家
里 还 钱 ，纸 终 包 不 住 火 。
母亲虽没责骂，我却脸红
心慌，从此不敢再有第二
回。

有 时 我 也 在 想 ，不 敢
赌钱、厌恶赌博，也许不是
自律，而是因为觉得自己
没 有 那 么 好 的 运 气 ，怕
输。假如那次之后我自认
运气好，是否也会喜欢上
赌博？甚至沉迷呢？

（二）
我有一个奇怪的观念

—— 凡 是 带 着 侥 幸 心 理
的、要用名或利去做博弈
的，就是赌博。除了赌馆
赌场里面的，还有如香港
的跑马、各地的彩票、用金
钱做打赌的呀，甚至玩股
票这些，在我意识里都归
类为赌博，（当然，很多人
或许不认可）因此我从不
参与这些。有一回香港彩
票开出的一等奖是一家公
司里的几个同事凑钱买的
一组数字，后来这几个人
分到不菲的一笔钱。当时
香港的同事也跃跃欲试，
相邀一起买一组试试，即
便是几块钱的注，也被我
拒绝了。

泰国买彩票似乎是全
民皆兵的事情，政府彩票、
地 下 彩 票 、银 行 彩 票 ……
因彩票而附生出来的趣事
也是层出不穷。听多看多
了，渐渐的也不觉得那么

“可恨”了。刚来泰国那会
儿，有一次一疯子跑进我
工作的地方对着我一直说
一对数字，我没理会，第二
天同事问我，昨天疯子跟
你说什么？得知答案后同
事跳脚“今天彩票尾号就
是 这 两 个 数 ”，可 惜 我 当
时不懂。

后 来 ，我 也 动 过 几 次
买彩票的念头。一次是梦
中很明显地“看”到两个数
字，第二天去买的时候，被
告知“前天刚出了这组数
字”而放弃。还有一次是
梦见泰国九世皇请我喝咖
啡，哈哈，脑洞大开！和父
亲聊起这个梦，父亲解读
是“ 九 世 皇 要 送 好 运 给
你 ！”那 天 再 和 女 儿 瑗 瑗
说起，我很认真地说要去
买张彩票试试运气，尾号
就 买 94，女 儿 问 为 何 ？

“94”和“ 九 世 ”潮 汕 话

同音嘛我说。然而我还是
忘了买，结果那一期还真
出 了 94 的 尾 号 。 经 过 类
似的几次擦肩，我更加坚
信：我就是没有这种所谓
的横财运的！心里也就更
加的坦然，任何的抽奖我
都不参与，心里笃定：所有
的收获都必须先有付出，
所有的果实都要通过劳动
所得，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但 现 实 生 活 中 ，我 真
被“ 馅 饼 ”砸 中 过 ，且 是
好大的一块馅饼。

（三）
我人生中第一次中大

奖，来得不算晚，也让后来
的我对“运气”这一事彻底
改 观 。 那 是 2008 年 的 元
月，一天下午我开车在去
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外子
打来电话，说我中了一辆
私 家 车 的 奖 。 我 一 头 雾
水，从没参加过任何抽奖，
哪 来 的 奖 品 ？ 还 是 一 辆
车 ！ 绝 对 是 诈 骗 ！ 外 子
说，盘谷银行打来的电话，
而且他打回去向总行确认
过了，千真万确！让我马
上传真我的证件去，以便
领取。我半信半疑打了电
话给父亲，生活经历丰富
的父亲当然不信，还告诫
我说：一般诈骗分子会让
你先缴“奖品”的税金，你
可千万别上当。一周后，
我拿着证件去到盘谷银行
总行，把一辆丰田 Yaris 开
回了家。彼时才知抽奖活
动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
他们是从当月刷盘谷银行
信用卡的客户当中抽出其
中的幸运儿，他们一共推
出 15 辆丰田车作为奖品，
每 个 月 抽 奖 一 次 ，每 期 3
辆 ，我 的 是 第 13 辆 ，最 后
一批了。

为什么我认为它是运
气找上门呢？因为之前的
几年，我只有一张盘谷银
行的信用卡，家里的开销、
小孩的课外兴趣班等等，
除了付现金，就是用这唯
一 的 一 张 卡 。 2007 年 底 ，
外子给我办了另外一家银
行的信用卡，因为新卡优
惠比较多，我就不再用盘
谷银行的。直至那天我去
Yamaha 音乐学校给女儿交
钢琴课和跆拳道的学费，
工 作 人 员 说 若 用 我 的 新
卡，他们会被扣比较高的
手续费，问我有没有别的

卡，于是我才刷回盘谷银
行的。也就是那么巧，那
天 刷 了 2 单 ，就 中 奖 了 。
有意思的是，领奖那天，当
我 听 到 第 14 和 第 15 辆 车
的幸运儿车主讲诉她们的
中奖情况时，发现她俩的
运气也和我类似：一位与
我同样临时换卡，另一位
是 每 月 去 两 次 Big C 购 物
才会刷它。只能说，好运
要找你时，谁都挡不住。

2008 年 是 我 非 常 幸 运
的一年，从元月的小车，到
后来的手机、商场购物券、
四件套家俬等……大小各
异中了好几个奖，但说实
话，没有一个奖品是我事
先“下注”的。那时候也
有人跟我说：既然你运气
这么好，为什么不花点小
钱去搏一搏？但我真不这
么想，与其说是小气，我更
认为：如果要出钱下注的，
那就相当于赌博了，我当
然不赌；若是老天爷想赐
给我好运，它自然会来到，
无需我去下注。

（四）
今年四月份和家人到

澳门游玩，住的酒店就有
Casino 赌场，我们进去溜达
了一圈，看着形形色色的
赌局和挥金如土的人们，
我还是有很多的不解。朋
友 都 问 有 没 有 进 去 赌 一
把，我摇摇头。一把你会
善罢甘休吗？输了肯定想
着要赢回来；赢了，我内心
会不安，就像小时候赢了
五毛钱那样，有心慌意乱
的犯罪感，或者更甚！

在 2008 年的那几次奖
之后的数年，我又中过好
几次小奖，依旧是不花一
分一毛得来的。我把这些
大大小小的奖品都看作是
命运对我的馈赠，或许是
对我一些小小的努力、某
个时刻一个小小善举的奖
赏，也或许是因我曾经经
受过的那些不公和苦痛而
对我的一种补偿……

不 管 怎 么 说 ，感 恩 命
运的同时我相信，没有等
来的财富，也不会有赌来
的幸运。付出汗水才会有
收获，我们不应把该奋斗
的人生赌在侥幸上。

漫 漫 人 生 路 ，保 有 一
颗真挚善良的心，努力耕
耘，静待花开。

（完稿于 20/06/2023）

尊敬的大会主席李选
楼先生、尊敬的亚细安华
文文艺营各成员国的诸位
朋友：

我非常高兴地代表泰
国华文作家协会，向第十八
屆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诸
代表，及各位朋友，致以亲
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会
长骆明先生，于 1988 年倡
导的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到
现在已三十五年了！一个
民间组织的文学活动，能
坚持这么多年，实不容易。

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

举办，为亚细安地区华文
文学的交流，提供了良好
的机会，也创造了多元的、
具体的文学活动平台。我
们要珍惜这一次的会议，
充分利用这文学活动，来
巩固我们的感情，加强亚
细安华文文艺营的组织。
亚细安各国华文文学的历
史渊源较深，并都是在上
世纪二十年代诞生的，而
且 都 曾 经 过 坎 坷 的 道
路。文学的差异性较小，
这一地区的华文作者，有
着兄弟般的感情。亚细安
华文文艺营，已成为一个

特殊的文学组织。
亚细安各国在地理位

置上较接近中国，中国东
南沿海一带居民移居东南
亚的历史最早，人数也最
多。亚细安的华文作家，
受到中国文学的熏陶，又
与当地民族的文化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有个性的
海外华文文学。

目前亚细安华文文艺
营已成为一个强势的文学
组织。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的各个成员国，关系密切，
又具有多方面的共性，使
这个地域性的文学组织越

来越壮大，并从无形走向
具体。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已
先后主办了三届亚细安华
文 文 艺 营 ：第 二 届 1990
年 、第 六 届 1998 年 、第 十
二届 2010 年。

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主
办的第十八屆亚细安华文
文艺营，在新冠肺炎疫情
将终未终之际，以网络线
上形式举行，可称合时、合
宜、合适。

最 后 ，我 衷 心 祝 贺 第
十八屆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圆滿成功。

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时、、、、、、、、、、、、、、、、、、、、、、、、、、、、、、、、、、、、、、、、、、、、、、、、、、、、、、、、、、、、、、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宜、、、、、、、、、、、、、、、、、、、、、、、、、、、、、、、、、、、、、、、、、、、、、、、、、、、、、、、、、、、、、、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合适
——第18届亚细安文艺营泰华作协会会长致词

梦莉

四 十 年 了 ，我 曾 经 在
那栋古老房子的二楼阳台
歌唱。－位亚洲学生的吉
他手，在异乡学期结业前
的午夜，轻轻弹起多首辞
别歌曲。

不晓得你们在一楼聆
赏，我当时只是尽情弹唱，
直至妳们的絮絮私语声，

短 暂 切 乱 了 我 抒 情 的 节
拍。陌生的知音人，妳们
或许也有思乡的情绪。我
们素未谋面，而今夜

我却彷佛是妳们楼上
的一只夜莺，如泣如诉地
歌唱。如胶似漆的奏和。
我歌唱：我爱妳闭眼亲吻
我的模样，当我远离妳，妳

对我的思念，妳有始有终
的温柔，是我们永生不坠
的爱恋。

我手指上的六条并行
线，是星夜的音谱，有时像
山间溪流水声清脆。有时
候又变成大海波浪汹涌。
有时候突然又像湄南河平
静地缓缓流淌。

星夜趋稀，歌声渐远，
或许最后天上还可以看到
一颗明星。

岁 月 如 斯 ，莫 忘 二 楼
为妳们带来的歌声。莫忘
妳们在一楼的聆赏。四十
年前偶然的相聚，别忘记
我们曾经经历过学生吉他
手的一夜。

二楼吉他手
李福林

“ 玉 云 姐 上 星 期 在
家里从二楼上跳下，受
了重伤，断了一条腿和
一只手臂，现在还在医
院里……听说她是患了
忧 郁 症 。”在 一 次 朋 友
的聚会中素拉小声的告
诉我。

玉云和我是相识多
年的老朋友，但各人有
各人的生活轨道因而并
不常见面，只知道她近
年来为儿女的婚姻嫁娶
傷透腦筋，但为什么要
自 寻 短 见 的 从 楼 上 跳
下，那也真不好打破沙
锅的追问到底。

素拉说儿女的婚事
问题，让原本就常常郁
郁不乐的玉云更加情绪
消沉。

在 所 有 人 的 眼 中 ，
玉云的人生应该是完美
幸 福 的 ，家 境 富 裕 ，丈
夫体贴儿女又乖巧，不
明白她为什么还有那么
多的烦恼和对生活诸多
不满的忧愁。

玉云有三个女儿一
个儿子，孩子们都继承
了父母优良基因的一表
人 材 ，大 学 毕 业 后 ，除
了三女阿芳在医院当药
剂师之外，大女儿阿燕
和二女儿阿珍和最小的
阿 威 都 在 自 家 工 厂 工
作，一家人齐心合力宏
图大展，金属配件的出
口市场越做越大！

然 而 阿 燕 和 阿 珍
的 宝 贵 青 春 都 蹉 跎 在
忙碌的工厂里了，年轻
时不在乎，到了三十老
几 后 才 蓦 然 发 现 自 己
择 偶 的 优 越 条 件 正 在
逐 渐 消 失 。 阿 燕 现 在
的男友是一个小职员，
双方交往了一段时间，
男 友 提 出 要 先 创 业 后
成家的意愿，怂恿阿燕
向 父 亲 讨 取 五 百 万 铢
的款额，作为让他开始
创业的资金，这个大胆
要 求 实 在 令 人 难 于 接
受，尤其是让玉云不乐
意的事实是，男方的年
纪比阿燕少了五岁！

阿 珍 和 男 友 益 波
拍拖多年，但益波因投
资失败導致債務纏身，
最终选择出国，和阿珍
的 恋 情 也 就 没 有 了 结
果。

阿威呢？这个排行
最小的阿威老早有了爱
人，但是他爱人的年龄
却又比他大了好几岁，
这又使玉云夫妇老大不
开心，最令玉云伤心的
是阿威居然爱情至上，
既然父母不喜欢他的爱
人，那两人干脆在外同
居过双人世界。最终是
玉云夫妻让步，让阿威
把这个泰族女孩娶进家
门，巴望着这个不懂华
人礼仪的媳妇能够逐渐
融入玉云这个纯华人习
俗的家庭，因为毕竟他
们 也 仅 有 阿 威 这 个 男
孩。

无 独 有 偶 ，话 说 素
拉也有儿女的问题，但
素拉从来不把这些事放
在心上。

素拉的大女儿长大
了举止言谈越来越男性
化 ，习 惯 了 过 夜 生 活 ，
喝的啤酒比水多，有了
工作后买了个公寓房间
和 一 个 女 友 一 起 生 活
了。

二女儿结婚后不几
年，小夫妻俩就吵吵闹
闹的最后离了婚，女儿
带了三岁的孙女回来让
素拉照顾。小儿子找到
工作后，在素拉买下的
排 屋 里 和 他 爱 人 同 居
了，他爱人声明不要孩
子 ，不 同 意 就 分 手 ，现
在也已数年。

素 拉 倒 是 看 得 开 ，
不 愿 为 了 婚 姻 问 题 和
儿 女 们 怄 气 ，何 况 父
母 亲 的 规 劝 儿 女 也 未
必 肯 听 。 素 拉 认 为 这
是 他 们 自 己 的 抉 择 ，
只 要 他 們 喜 歡 就 好 ，
毕 竟 这 是 个 崇 尚 自 由
的 时 代 。

环 视 周 围 ，为 儿 女
的婚姻娶嫁而操心的父
母比比皆是，甚至可以
说父母比当事人的儿女
还更紧张。时代真的不
同了，老一辈人的传统
观念被更多的年轻人认
为不合时宜，婚姻关系
也越来越儿戏，聚散离
合是等闲事，相爱即同
居，不高兴了随时可分
手 ，反 正 男 女 平 等 ，婚
姻关系已不是什么终身
的大事了。

游 笔 至 此 ，再 想 到
以前常被我唠叨指责的
几个侄儿侄女，他（她）
们又何曾把我的话听进
耳 里 ，依 然 我 行 我 素 ，
在他们眼中，我已成为
一个不折不扣的落伍老
古董。

而 如 今 我 也 想 通
了，生活中难免有众多
不如己意的事，但只要
心里没有想到它，这件
不开心的事就不存在，
或是尽量的往好的一面
想，也会觉得事情并不
是那样糟糕。反之，假
如心思总是孜孜不忘的
沉浸在不开心的事里，
那即使是鸡毛蒜皮，也
会扩大的闹到家人间的
冷漠相对。

每个人的个性都是
来自长期的累积，也习
惯了以自己的观点作为
衡量好坏的标准，面对
一些不顺心的事，我们
都希望别人能接受我们
的意见而有所改善，可
是我们却很少愿意去改
变自己。

现 实 如 此 ，为 了 和
谐相处，我只好学金人
三缄其口的不闻不问，
自我开导过好自己每天
的日子，否则不单于事
无补，还更会徒招人厌
烦。

烦恼
若萍

人生不是赌场
澹澹


